回忆费老三访、四访江村
徐胜祥口述  黄雪琪整理
1981年5月至1983年6月我在庙港担任乡党委书记期间，多次接待费老来江村访问。费老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关心家乡经济建设的热忱，深入群众调查的工作作风和简朴的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修筑“震泽——开弦弓——庙港”的公路

庙港地处太湖之滨，当时交通闭塞。在费老三访江村时，震泽到庙港还没有公路，只能乘船走水路。如果遇到大风天气，船不能开，就只能望洋兴叹了。交通不便给庙港的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都带来一定的影响。1981年10月2日费老三访江村时，我们用一只小轮船到震泽西栅接费老，返回时，从震泽到开弦弓，小轮船足足开了一个多小时。后来费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若要富，先铺路。交通不便，经济就发展不起来”。

1981年10月份，费老经过南京，向省里领导反映了吴江庙港开弦弓没有通公路的情况，提出要筑一条公路改变庙港交通条件的要求。省委、省政府对此十分重视，不仅拨了款，还立即派省交通厅会同吴江交通局进行实地勘察、测量，由庙港乡政府组织施工。1982年底，震泽到开弦弓的公路正式通车，1983年6月份，开弦弓到庙港也通了车，这样就实现了震泽到庙港公路的全线通车。

在震泽到开弦弓公路通车那天，沿路两旁站满了看热闹的群众，他们敲锣打鼓，欢欣鼓舞，不停地称赞说：“托费老的福，费老为我们庙港人民办了件大好事！”1983年5月初费老六访江村时，费老乘车直达了开弦弓。

震泽至开弦弓和庙港的公路开通后，不仅方便了群众，对促进庙港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热情关心家乡的经济建设

我初次陪同费老访问开弦弓期间，费老就再三强调：要使农民富裕起来，应该走农、副、工、商综合发展的道路。在80年代初，乡村工业刚刚起步，苏南农村还处在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单纯经济结构时期，农民经济收入非常有限。费老通过在开弦弓36年的定点跟踪调查，从一户家庭经济生活变化周期来说明要使农民富裕起来，必须使农、副、工、商综合发展的道理。他指出：旧社会一户农民家庭大约20年时间为一个变化周期。那时户与户之间，在经济收入和资金积累方面不会有很大的悬殊，因为农民收入主要靠种田，单纯的农业收入平时能够维持一家的日常开支已经很不容易了。在解放前纯种田的农户贫困的比较多，而既种田又种桑养蚕、养羊，搞一些副业的农户收入就要比纯种田农户多些，家庭生活相对就要好些。如果头脑灵活，再做一些小生意，明显生活要更好一些。而现在户与户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在拉大，变化周期在缩短，一般相隔10年左右，有的甚至更短。要使农民从纯农业上解放出来，必须既种田又做工，既搞副业生产又经商，农民离土不离乡，从而拓宽家庭收入的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从农民家庭经济生活变化周期的缩短足以证明，要使农民富裕起来，必须走农、副、工、商综合发展的道路。

三访江村时，费老曾到开弦弓缫丝厂进行调研考察。当他来到缫丝厂，发现该厂规模比较小。他抽查了9档丝，质量也比较差，其中A级3档，B级4档，D级2档。看到这里，费老语重心长地说：“开弦弓丝厂是在36年以前创办的，当时由于产品质量好，打入了国际市场，产品在国际上很有名气。乡村工业要注意质量，质量好了才能生存发展，不抓质量，企业最终还是要被市场淘汰。开弦弓不是一个一般村庄，是中国农村对外的一个窗口，我来开弦弓以前，美国朋友（南希江萨雷斯）已经来过了”。听了费老的话以后，我感到压力很重，于是向费老请教改变企业面貌的良策，费老循循善诱地说：“要提高产品质量，必须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可以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的方法，积极培养有文化的年轻人。同时，要抓好班子建设，加强团结，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及职工的技术水平，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那天，费老还表示要亲自到苏州丝绸工学院去一趟，请他姐姐（费达生）来厂里看看。在此以后，庙港乡党委对缫丝厂领导班子也进行了调整，同时又选派16名高中生到苏州丝绸工学院进修，边学习，边实践。在费老的亲自关心之下，苏州丝绸工学院同意对开弦弓缫丝厂给予生产技术和管理上的帮助指导。费老的姐姐费达生先生在1982年11月9日不顾年老体弱，带领杨志超教授一起来到开弦弓，同来的还有3个老师。他们住下来后，对全厂的干部职工，从管理到实践，从前道到后道，轮流进行技术培训。在费达生先生和苏州丝绸工学院其他老师的帮助下，开弦弓缫丝厂的产品质量得到迅速提高，企业也迅速发展壮大。当年的开弦弓缫丝厂现在已发展成为江苏金蜂集团，厂丝质量达到了5A级和6A级，在国际市场享有盛誉。当年选送去苏州丝绸工学院培训的青年人，现在都成了企业管理和生产技术的骨干，其中3人担任了副厂长。

费老不仅在口头交流中让我感到他的拳拳之心，而且在他的来信中，也能感到他对家乡的一片赤诚。他心中一直惦记着家乡，希望家乡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得快一点、好一点。1981年10月26日费老来信告诫我们：“开弦弓村在苏州地区尚属中下，工作上还必须戒骄戒躁、实事求是地不懈努力。我一向热爱家乡父老兄弟，凡力之所及，自当主动协助。”1983年6月30日的信中又提到：“吴江是我的家乡，有空就会回来，凡是对家乡人民有益的好事，一定会尽力去做，请你们大家放心。”

费老帮助开弦弓村修建公路，帮助开弦弓缫丝厂与苏州丝绸工学院挂钩，这些事广为人知。但是，他还有些为家乡做贡献的事情，是鲜为人知的。在我任上就有三件，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一件事是，当时庙港乡负责抓工业的同志向费老汇报时，讲到乡村企业生产缺乏燃料，到外地去采购和组织，运输不方便，因为当时燃料供应仍由国家按计划统一调度、供应。费老对具体的煤炭供应并不清楚，但听了汇报后，就一直记着这件事，回到北京后立即派人到煤炭部、铁道部联系了解情况，并把有着信息告诉了乡里。

第二件事是热心帮助我们乡镇企业联系推销产品。费老曾亲自给甘肃临夏州委刘新路书记写信，为两地牵线，联系商讨联合举办商品交易会的事宜。

第三件事是1981年费老出访澳大利亚，在一次用餐时吃到一道用凤尾菇做的中国菜，觉得味道鲜美可口，当得知这种凤尾菇原产地是中国，费老心想在中国怎么没吃过？他立即想到家乡可以试着栽种，于是他向一位教授要了一点菌种带回国内。费老回来以后，派项志生把菌种带到吴江，经过何元亨的精心培育，获得成功。起先由开弦弓村种植，此后推广到全县甚至更大的范围，从此培育、种植凤尾菇成为一条有效的致富途径。

（三）踏实细致的调查研究作风

费老年纪大，身体胖，行走不太方便。但是每次走访，他都要亲自跑到农家实地观察农民生活。他与群众交流时，象拉家常一样，从家庭收入到日用开支，从开门七件事到父子、婆媳关系，从婚丧大事、人情往来到结婚造房子等等，费老和和气气地问，群众毫无顾虑地讲。费老在访问时，别人听起来似乎都是些随随便便的家常小事，但费老告诉我们，在调查前他都列好了提纲。他认为，作社会调查就要从一个家庭的经济生活入手，才能了解农民聚集资金的途径和时间，掌握资金的流向和变化周期，分析家庭成员的关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发生了变化，社会也就随之发生变化。因此，这些平常的家常小事，具有高深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社会指导意义。譬如说：在婆媳关系上，过去总是媳妇怕婆婆的，而现在这种现象已经改变。这种家庭人员之间关系的转变，主要是由于现在的媳妇大多务工经商，个人有了经济收入，个人的生活不需要依赖家庭。媳妇在家庭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费老的时间观念很强，在调查访问期间，时间安排得很紧，工作很辛苦。他白天进行走访或找乡村干部座谈，有时还要接待北京、南京、上海、天津等高校的师生，同他们交谈；晚上就一个人对着录音机，边听边整理访问材料，他的工作劲头会让年轻人都自叹不如。

听费老讲话，是极好的学习机会。他的讲话深入浅出，逻辑性很强，语言朴实生动。他的记性很好，讲话一般是脱稿的。记得有一次他在开弦弓丝厂给一批来参加调查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讲话，市委蔡福泉书记来看望他，费老就停下讲话，会见蔡书记。过了约半个多小时，会见完毕后，他接着刚才的话题讲下去，顺序竟然没有任何差错。

费老作调查时，对数据情况问得非常认真，发现差错就设法纠正。1981年11月28日他给我来信说：“关于开弦弓村养兔的数字有误，这是我写文章时的错误。英文稿已改正，文汇报也准备更正。我想请你们再细细校核一下，其它的数字还有哪些问题。如：苏州地区人均年收入及开弦弓村的一些统计，必须力求正确，有错误就改正，这事一定要请你帮助我，我想等你复查一遍后，再去信文汇报发表。”后来，我们按费老的要求，认真核实了数字，去信告诉了费老。

（四）跟群众打成一片，关心群众的疾苦

费老在调查访问时，处处跟群众打成一片，他乐意与群众一起吃饭。庙港乡里一日三餐都为费老准备好饭菜，但是费老在调查访问时，中饭或者晚饭，常在被访问人的家里吃饭。费老生活简朴，他喜欢吃家乡的马兰头、臭豆腐干、麦芽塌饼、粽子、芋艿等这些乡土食品。费老很喜欢小孩，他不论在路上或者群众家里见到小孩，总要抱一抱，一起照个相。当时群众家里普遍烧黑泥（一种含碳量较高的泥土），他看到后感到很新鲜，钻到灶口，亲手拉风箱烧火。

在费老四访江村时，一天晚上放电影，为了安全，乡里安排费老在小会议室单独看。费老说什么也不愿意，他说这样做既浪费又不能跟群众在一起，一定要到大会堂去看。由于这天观众多，大会堂已座无虚席，再加上我们怕椅子小，费老体胖坐不下，就在大会堂走道里临时加只椅子，他就心满意足地坐在走道上，跟群众一起看电影。

费老对群众非常关心。轮穗大队有个叫阿彩的妇女已经60多岁了，解放前曾经在开弦弓缫丝厂里做过工，费老四访江村时，她来找费老。那天下着雨，她穿着一双沾满烂泥的套鞋，怀里夹着一把黄油布伞，费老见到她后，立即站起来打招呼，两人一起照了相，费老夫人也跟她一起照了相。费老详细地询问了她家的情况，知道她家生活比较困难，婆媳之间也不太和睦，就劝导她说：“气量大一点，婆媳关系就会好起来的。”阿彩临走时，费老给她30元钱，表示自己的一份心意（当时30元钱相当于一个职工一个月的工资）。阿彩非常感激，千谢万谢，要费老放心，一定搞好婆媳关系。

（五）重视关心村镇规划建设

费老认为，中国在农村实现现代化，农民不可能都进城。如果农民都进城，一方面给城市带来吃、穿、住、行各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农村的田地，谁来种呢？只有搞好小城镇建设，农民离土不离乡，上班进工厂，下班回家种田，国家不背包袱，也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搞好小城镇建设必须要进行规划，费老通过对庙港镇、陆家港村、更楼港村兴衰变化历史的调查，提出了搞好小城镇规划建设的重要性。过去三个地方规模差不多一般大小，现在庙港发展起来了，而陆家港、更楼港两个村的集市却慢慢地萎缩了。费老通过调查发现，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经济发展，庙港有工厂企业，职工多了，带动商业贸易的发展，而其它两个地方没有工厂企业。二是庙港是全乡政治文化教育中心，各个大队的人到庙港来开会、办事。回家时买点东西，庙港还有两所中小学，这些都对庙港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三是交通的变化，过去江南水乡运输以船只为主，群众上街也依靠船。因此，过去的集市都靠在水上交通便利的河港边上，船停靠的多，或者水路交汇、船只必经之地，就慢慢地形成了集市。而现在不同了，交通工具以陆上车辆为主，庙港通了公路以后，陆上交通迅速发展起来，为群众提供了交通便利的条件。而另外两个地方陆上交通没有庙港发达，水上交通已逐渐地衰落，去的人少了，集市就萎缩了。因而，费老提出了小城镇发展要进行规划，克服盲目性。庙港镇的发展可以请高等院校或科研部门来规划，要充分发挥太湖的资源优势。同时小城镇建设各项硬件基础设施一定要配套。这样做一则可以避免今后发展中重复和反复；二则基础设施配套了，各方面的人都愿意去，有利于促进小城镇建设。费老为此还请清华大学的老师帮助开弦弓村制订建房规划。那时，开弦弓成立了建筑队，预制构件就自己浇，按规划先建好新房，群众搬进新房后，再拆掉旧房子。

此后多次的会见和书信往来中，我能经常得到费老的谆谆教导，这一切使我终身难忘。

